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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瓣心香一瓣心香

短笛新韵短笛新韵

在战士眼里，“班长”是他永远的名
字。他的歌穿梭在丛林里，飞翔在蓝天
中，飘扬在大海上，如此明亮地穿越，如
此低沉地诉说。

与他聊天，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谦和
的态度，屈己尊人，彬彬有礼。一张英气
的脸上，盈满微笑。不见高谈阔论，没有
华美的辞藻，我听到、看到的都是简单质
朴、真实敞亮。我被他的温善深深触动。

这就是大家喜欢的小曾。1996年，
小曾以一首《我的老班长》登上全国各大
城市电台排行榜，享有“军营民谣歌手”
美誉。20多年来，他的歌在军营内外频
频唱响，很多怀抱梦想的青年跟随歌声
来到军营，再带着歌声泪别战友、转身开
拓新天地。

小曾原名曾德洪，生于红色老区井
冈山脚下的遂川县。也许是那片热土有
着太多革命传奇，小时候，他就有强烈的
军人情结，井冈山独特的红色歌谣熏陶
着他幼小的心灵。有音乐天赋的他曾梦
想考上音乐学院，但未遂人意，音乐之梦
随着考试落榜破灭。幸好，那一年县里
征兵，小曾如愿以偿穿上军装。“红红的
领章印着我开花的年岁，虽然没戴上呀
大学校徽，我为我的选择高呼万岁……”
这首歌真正唱出了小曾的心声。

因音乐方面的特长，小曾被连队指
定为教歌员，一当就是 3年。当时条件
很艰苦，在战友们进入梦乡时，小曾仍在
被子里打着手电筒画着那些“蝌蚪”音
符，就是在这一笔一画里，他遇见了自己
人生的精彩。那时每月津贴只有18元，
小曾省吃俭用，靠着平日的积攒买下一
件“奢侈品”——一把180元的“红棉”牌
吉他。就是这把吉他，陪伴他写出一首
首脍炙人口的军营民谣。如今，这把吉

他有些脱漆，无法再弹，可小曾仍会时不
时地抚摸凝视它。他说：“怀抱着它，仿
佛怀抱着庄严的使命感。它是我最美好
的回忆，让我想起当兵扛枪的成长岁
月。”

那时在连队，小曾抱着吉他弹唱时，
常常感到没有适合自己心境的歌。连队
生活的节奏，往往影响着战士的情志和
心绪。小曾感到，以前的军歌固然精彩，
但随着时代进步，军歌也应与时俱进，凸
现20世纪90年代士兵鲜明的个性，其所
思所想、所喜所怒应该有更具新意的表
达方式。于是，他写下第一首歌《新兵想
家》：“当你千里迢迢地来到连队，感觉有
些新鲜有些陌生，身边少了爹妈的唠唠
叨叨，一个人的时候也会望着天空发呆，
你有些想家吗……”亲切的语言，低低的
倾诉，歌里透着淡淡的乡愁、悠悠的思
恋，比故乡的弦月更生动，比田野的棉桃
还体贴，很快就征服了战士们的心。

让小曾没想到的是，这首歌唱出了
点“麻烦”。一次新兵集会，大家又唱起
这首歌，唱到一半就有不少新兵抹眼
泪。于是一些班长找到领导，说再这样
唱下去，非把军心唱散了不可。教导员
听后只是淡淡一笑，一锤定音：“没关系，
哭出来就不想家了。”这些新兵果真没有
一个开小差的。

在这种可贵的包容与鼓励下，小曾
的创作激情一发不可收。经过多年苦苦
探索，他终于找到一种自己喜爱的方式，
来表达战士的情感。于是，《我的老班
长》《兄弟情深》《军中绿花》等多首反映
部队生活、贴近战士心灵的歌曲被广泛
传唱。小曾的唱功别具兵味，高音激越
奔放，中音沉静感人，无论气声还是情感
的把握，都能直抵人心。有专家这样评

价小曾的音乐：“不是专业的华美，却是
少有的特色。”

曾有战友做过一项调查：如果有条
件让基层官兵写一首军旅歌曲，他们会
把什么写进歌里？调查结果显示，70.1%
的官兵把票投给了“军营生活的点点滴
滴”，67.8%和 51.1%的官兵选择了“并肩
战斗的战友情谊”和“不怕死的战斗精
神”。这或许是小曾的歌能留存于战士
心间的根本支撑。他用抒情的慢板唱他
的老班长、唱油灯下一针一线缝布鞋的
母亲、唱革命老前辈、唱部队情战友意。
那饱蘸基层生活色彩的真挚歌声，深深
打动无数战士的心。

小曾说，军营是他的根。一路走来，
他的歌声飘进无数边防哨卡，飞过高原
兵站和无名小岛。“那些常年驻守高原的
战友们带给我的感动无以言表。他们在
边防雪山上走着你看都不敢看的路，在
荒凉戈壁上吃着你想都不敢想的苦。我
看到了他们的孤独与付出，懂得他们对
肩上责任的担当、对部队的热爱和对幸
福的渴望。他们皮肤黝黑、嘴唇干裂，明
显比同龄人更显沧桑，但有着世上最朴
实无华的笑容、最善良纯净的心灵、最坚
毅勇敢的眼神……”

无名湖边防哨所，海拔4520米。山
高路险、坡陡弯急，进山的便道被当地人
形容为“一条连鬼都不愿走的路”。小曾
和队友到达后，头痛难忍、呕吐不止，照
样精神抖擞地为战士们演唱。下山时，
他们无意中看到在这不长树木的山石
间，官兵们在石头上刻下的话：“请祖国
放心，有我们的存在，就不会丢失一寸土
地。即便倒下，也要将鲜血深入土地永
不离开。”小曾说，那一瞬间，他再次感受
到一名文艺战士的光荣使命！

“班长，你还来吗？”“班长，把这株兰
草带回去吧，看到它你就像看到我们一
样！”“班长，我们这里通电了！通电了！”

“班长，这是女朋友给我的分手信，可我
还是宁愿选择部队。”“班长，还会打仗
吗？如果会，我义不容辞第一个报名！”

“班长，我是听你的《军中绿花》才来当兵
的，我想当一辈子兵！”小曾说，这一声声

“班长”，是他得到的最美赞誉。
记得一同在三沙慰问演出的几天

里，只要小曾一出现，官兵们就会围拢过
来要求他现场表演。而小曾从不端架
子，就那么率性地对望着战士，迎着海
风，伴着海浪，唱起《军中绿花》《我的老
班长》等歌曲。无言的界碑，静静地看着
这动人的一幕，官兵们与小曾揽着肩膀
一齐放声高歌，被夕阳和晚霞映成岛上
最璀璨的风景。小曾告诉我，每次下基
层，他都倾注最大能量多唱几首歌，让守
岛戍边的战友们感受到祖国亲人的牵挂
与祝福。

还有一次慰问特训队员，是个大风
天，原本 1小时的演出因为太受欢迎延
长到2小时。冷风鼓动得每个人的衣服
呼呼作响，小曾顶风而歌，好几次一张
口，歌声就被大风迎面卷了回去。呼啸
的风一再打断歌声，却吹不灭心中的热
情，一曲唱罢，在场的人无不激情高涨。
之后，小曾因为太疲劳失声近 1个月。
可他觉得值，“看到训练后的疲惫渐渐从
战友们脸上消失，这比任何事都让我开
心。”

走进小曾的住所，吸引我的不是那
些荣誉证书和奖杯，而是用子弹壳做成
的坦克、衣架、飞机模型和挂饰，还有用
炮弹箱子铺成的地板，就连他创作歌曲
的笔记本都是绿色的。这些年来他一直
在追梦的路上孜孜不倦，为军营、为战友
歌唱的情怀浓厚如初。

“寒风飘飘落叶，军队是一朵绿花，
亲爱的战友你不要想家，不要想妈妈，声
声我日夜呼唤，多少句心里话，不要离别
时两眼泪花，军营是咱温暖的家……”当
一遍遍哼唱这首《军中绿花》时，我的眼
里噙满泪水。以我所知来形容，有一个
词可以准确诠释小曾和他的音乐，那就
是：温暖。这温暖如澄澈的清泉，汩汩流
进我们的心田，把珍藏的每一缕激情唤
醒、点燃……

为兵而歌
■孟峻颖

最早听说白求恩这个名字，是读了
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打那之后，我
就特别留意与白求恩有关的人与事，对
他的事迹熟稔在胸。山西省五台县的
白求恩纪念馆、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
医院展览馆、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内的白求恩墓、河北省唐县的白求恩纪
念馆，我都曾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谒过，
留下许多感慨和记忆。

白求恩在中国生活 1年零 8个月，
仅在唐县就度过了 11个月。当年，地
处太行山麓的唐县既是革命根据地，又
是晋察冀边区政治、文化的中心。走进
坐落于唐县城北钟山下的白求恩纪念
馆，只见整个建筑金碧辉煌，金拱飞檐，
琉璃瓦顶，与绵延起伏的苍松翠柏交相
辉映；红瓦青墙，曲桥绿波，布局宏畅，
错落有致。由此，可以想到老区人民对
白求恩情感之深。纪念馆内，陈列着大
量历史照片和白求恩遗物，真实再现了
他不平凡的人生经历——1890年出生
于加拿大；1916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
学院；1936年西班牙战争爆发，率医疗
队奔赴马德里前线，抢救反法西斯战
士；1938年 1月，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
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医疗队奔赴中
国，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白求恩是当时全世界最优秀的外
科医生之一，最终，他选择成为一名坚
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当他穿过日军封
锁线、冒着枪林弹雨来到延安，他的命
运就与中国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

起，他的名字也深深地镌刻在每一个中
国人心里。

在唐县，我沿着唐河逆流而上，追
寻白求恩当年生活、战斗的足迹，听到
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1938年6月，
白求恩从延安转赴晋察冀解放区，见到
聂荣臻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司令
员同志，我的战斗岗位在哪里？”第二天
他就奔赴60多里外的五台县松岩口村
后方医院，并立即投入工作。同志们劝
他休息一会儿，他说：“我是来工作的，
不是来休息的。你们不要把我当成古
董，要把我当成一挺机关枪使用！”说完
就动身去看望伤员。一个星期内，白求
恩为 521名伤员做了诊治；第一个月，
他为157名伤员做了手术。

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内的
白求恩墓地前，我与几位当年曾与白求
恩并肩战斗过的八路军医务人员不期
而遇，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讲起白求恩
的件件往事：一次，白求恩发现护士换
药时，瓶里的药和瓶签不一致，他立即

用刀把瓶签刮掉予以纠正，并对护士提
出严厉批评。随后，他带领大家用两个
晚上的时间，对所有药品和标签进行核
对，确认一切准确无误。还有一次，白
求恩为一名重伤员做完手术后，为使其
早日康复，他把从国外带来的奶粉冲泡
好，一勺一勺地喂进伤员嘴里……

1939年 11月 11日，在参加黄土岭
战役救治伤员时，白求恩不慎刺破手
指，染毒病危，于12日凌晨逝世于黄石
口村。在他病危之际，留下了催人泪下
的遗嘱：“在中国的这些日子里，我感
到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多作
贡献……我有一些物品，两张行军床
送给聂司令，马靴和马裤给冀中的吕
司令……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
铁剂，专门治疗疟疾患者和贫血病患
者……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带
去购买药品，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
两倍……”

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展
览馆里，我看到了当年由白求恩身边工

作人员记录并由他签名的这篇遗嘱，不
禁潸然泪下。这就是白求恩，在他即将
离开人世的时候，还这样从容、周到地
考虑和关心他所熟悉、热爱的每一个
人，想到自己为之献身的事业。这种视
死如归的精神，正是一个共产党人对崇
高理想信念的追求。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写
道：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
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
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
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
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一个高尚
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
人民的人。”这是毛泽东对白求恩的评
价。

如今 80年过去，毛泽东的谆谆教
诲依然回响在耳边，白求恩的名字依然
在中国大地传诵。人们不会忘记白求
恩，想起他，就犹如想起自己的亲人。
在白求恩生前战斗、生活过的地方，至

今老百姓家中逢年过节都要为他祭上
一盘瓜果、一盘饺子。一个人的生命是
有限的，一个高尚的灵魂却能超越时代
而永生。

“让我们把利润、私人经济利益从
医务界里取消，把贪得无厌的个人从我
们的职业中清除。让我们把靠自己同
胞的痛苦发财当作可耻的事情。”重温
白求恩的这段话，我感受到直抵心底的
震撼。大医有魂，其“魂”就是对工作极
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
白求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被浓浓的幸
福包围着，因为他用自己高尚的医德和
精湛的医术为无数伤员解除病痛，使自
己的人生价值得以升华，从而赢得中国
人民的尊重和爱戴。

“这是多年以前，我们经常感动的
往事；这是多年以后，我们重新唤起的
记忆。不远万里，你带来和平的希望；
出生入死，你拯救战争的创伤；生生不
息，你走在英雄的路上；永永远远，你
在我们心上。”那天，离开唐县白求恩纪
念馆时，我听到电视连续剧《诺尔曼?白
求恩》的主题歌响起，那深情的歌声升
腾在唐河上空，久久地回荡在我的心
中……

永远的怀想和感动
■向贤彪

从防空洞向外望去，天空还在飘
雪花，纷纷扬扬，像一张无边无际的大
网，网住了天空，网住了群山。

前线战火燃烧，硝烟弥漫，炮弹声
不时传来，野战救护所医护人员正待
命出发。

三八线马良山、高旺山一带，防御
战即将开始。上级要求野战救护所向
前靠近，以便及时抢救伤员，全所从药
品器材到生活物资都做了充分准备。
恰巧国内补充来10名新卫生兵，男女
各 5名，其中最小的女兵闻淑莲刚 14
岁。新来的 5名女兵和原来 5名女兵
组成了十姐妹女兵班。

班长是1949年入伍、年仅18岁的
北京姑娘石景云。她看到初来乍到的
小闻，便问：“你家是哪儿的？”

小闻回答：“沈阳郊区林盛堡那旮
瘩！”

石班长又问：“在哪儿培训的？”
小闻答：“飘尔屯那旮瘩！”
这个沈阳小女兵闻淑莲言语中常

带“这旮瘩”“那旮瘩”，同志们风趣地
称她“小旮瘩”。

石班长看到小旮瘩天真活泼的样
子，又问：“你这么小年龄入朝参战，爹
妈舍得吗？”

小旮瘩怔了一下，脸上露出淡淡
苦色：“从我记事起，小鬼子占领东北，
父母领着我和弟弟到处流浪、讨饭，从
沈阳一直逃荒到黑龙江大兴安岭。我
8岁那年，父亲就离世了。后来回到
沈阳郊区农村，母亲带着弟弟改嫁，我
跟姥姥相依为命。读小学5年级那会
儿，赶上部队来学校征兵，招收卫生学
校学员，我就和班里几个女生一起报
名，被批准参军。又经过几个月短期
培训，我们就来前线啦。”

我听了小旮瘩的讲述，伸出拇指
说：“你人小志气大，好样的！”

按原定计划，救护所出发是夜间
行军，可突然接到上级通知，吃过早饭
就要出发。有人纳闷，问班长：“过去
都是夜间行军，这怎么改成白天啦？”

石班长回答：“外边下雪，雪雾天
敌机来的概率极小，是我们行动的好
时机。”

十姐妹女兵班同救护所的战友们
一起，冒着风雪翻山越岭来到三家里
附近的一条河边。这条河仅有的一座
桥已被敌机炸断，河面有数十米宽，河
水湍急，飞舞的雪花笼罩河面，眼前一
片苍茫。我担心女兵们能否蹚过这条
河。

石班长走过来，对我说：“小侯，你
和小闻一般大，你是男子汉，帮她背点
东西。”她一边说着，一边把小旮瘩的
药箱挎在我脖子上。

我对石班长说：“放心吧，我一定
把小旮瘩的药箱带好。”

小旮瘩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望着
我，目光里饱含感激之情。

所领导挑选几名身强力壮又会游
泳的男兵下河探路，探索出一条过膝
深的过河路线。河水冰冷刺骨，但任
务紧急，必须过河前移！大家团结互
助，保护好脱下的衣裤、炒面袋、药品、
器材不被河水浸湿。行动快的男兵已
蹚过河到达对岸，放下东西又返回接
迎，并对女兵呼喊：“我来背你们！我
来背你们……”女兵们不甘示弱，大声
回道：“我们自己过，我们能行！”

石班长关心地问：“小旮瘩，在家
蹚过河吗？”

“我们那旮瘩没有河。”
“那你同芦维廉大姐结伴互相照

顾。”

10名女兵齐刷刷在河边脱下棉
裤、袜子、鞋，捆绑在背包上。两人一
组，手拉手蹚着冰冷的河水，迎着翻滚
的浪花行进。雪光水色映衬着她们的
绿军装，宛如朵朵青莲游走河面。

冰冻的河水像钻透了我们的骨
髓，腿上肌肉跟抽筋一般疼，脚底光溜
溜的，不知是冰块还是鹅卵石，脚掌脚
趾被冰水冻得难以伸直。小旮瘩深一
脚浅一脚地紧随我们后面，还为我们
加油鼓劲。

我过河后放下携带的器材，立即
返回。看到个子较小的小旮瘩走到深
水处时，河水已快没过她的大腿，我赶
紧把她架起前行。她已冻得发抖，但
还坚强地硬挺着，不叫一声冷，只是说
小肚子一阵阵疼痛，我宽慰她：“你肚
子可能受凉了。”

还未到河岸，石班长发现小旮瘩
大腿根往下直流殷红的血滴，混在清
澈的河水里漂流扩散。石班长急忙说
了句：“小旮瘩例假了。”我在一旁说：

“我们一直架着她呢，没离开她，没离
架。”只听石班长挤出一句话：“傻小
子！你不懂，胡说什么呀！”

不多时，我们到达对岸。石班长
叫几名女兵围过来帮小旮瘩穿衣，并
问她：“你是第一次来例假吗？”小旮瘩
说：“什么是例假？我是冻得肚子痛。”
石班长告诉她这是女孩子的生理期，
并嘱咐她注意卫生，防感染。

我望着流动的河水，闪烁的浪花
向我微笑，哗哗的水声似在为女兵们
歌唱。

到达目的地大乌里时，石班长兴
奋地说：“咱们唱一首歌吧！小侯，你
来指挥。”

我起了个头儿，指挥大家唱起来：
“嗨啦啦，嗨啦啦……天空出彩霞呀，
遍地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
美国兵呀……”

歌罢，不知是谁逗乐地说：“是啊，
遍地开红花，连这冬季的小河也绽开
了红花。”

石班长嗔怪道：“去你的，别和志
愿军女兵开玩笑，这小河留下了女兵
永远忘不掉的记忆。”

又爆出男兵女兵们一片开心的笑
声。这是打败困难后胜利的笑，是向
志愿军女兵致敬的笑……

女
兵
过
河

■
侯
炳
茂

回家探亲，半月还不到，
一颗心整天挂着海岛。
坐也不安，站也不稳，
说什么听不到潮声手脚无着落。

早晨洗脸，妻子端上一盆清水，
他用舌尖舔舔，唇边留一丝微笑：
岛上的水井差不多竣工了，
那水是否也这般甘甜这般美好？

串亲访友，他领着妻子拐山沟，
给战士的母亲送一包草药：
大娘，您的儿子托我来看您，
有什么事尽管对我唠。

深夜变天，电闪雷鸣，
他起身瞅几回，辗转睡不着：
天线得加固，器材得盖牢，
这阵子能回岛该有多好！

天没亮，他已收拾好行装，
知他脾性的妻子，扭着脸唠叨：
说啥想家念俺，光是嘴皮巧，
人家的心给你，你的心却拴着海岛。

他走过去，抚着妻子的肩，
一双眼，像两团火在烧：
真恨不能把心掰开，
一半留给你，一半带回岛。

心拴着海岛
■刘忠全

激荡起青春的血性
迸发出担当的豪情
千里边关的铜墙铁壁
万里海疆的猛虎蛟龙
扫除乌云 布满阳光
化作辽阔地图上
雄鸡报晓的高声吟唱
变成蔚蓝天空中
鸽哨声声的欢快飞翔
将生命的光芒
凝聚到老人幸福的笑容里
融汇到孩子甜蜜的歌声中

中国军人
■赵玉亮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中国画） 陈钰铭作


